
从葛洲坝到三峡，他把名字铭刻在中国水利枢纽建设史册上 

 

提起中国的水利枢纽建设，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是两座不朽的丰碑。而他们的建设，都绕

不开一个人——梁应辰，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原交通部水运规划和设计院院长。 

 

他一生为祖国水利建设倾尽才华，从主持葛洲坝工程船闸分项设计，到担任交通部三峡工程

航运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梁应辰在中国水利枢纽建设史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自小立志，与水利结下不解之缘 

 

1928 年 8 月，梁应辰出生在河北保定。他的少年求学时期是在中国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度过

的，小学生涯也因保定失陷而被迫中断三年，直到 1940 年才得以重新回到课堂。 

 

梁应辰非常珍惜重新上学的机会，他坚持每天从农村到七八里开外的市里走读，刻苦完成了

学业，而这段经历也铸造了他坚韧的品格。 

 



 

1932 年，在河北保定莲池留影 

 

在那个年代，对于家境困难的梁应辰来说，求学是走出农村实现温饱的最佳方式，而学习水

利也成为印在梁应辰头脑中的“远大志向”。 

 

他很小就感受到了水利对于农作物的重要作用，知道要吃饱饭就要种田，要种田就要水和肥

料，正所谓“粪大水勤，庄稼不愁不丰收”，正是这种朴实的想法，指引梁应辰在高考填报志

愿时，选择了水利专业。 

 

1948 年，成绩优异的梁应辰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包括清华、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等 9 所大学

的招生考试并全部通过，最后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土木系水利组，成为了我国建国后培养出

来的最早一批水利专家。 

 

坚定信念，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清华学习时，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梁应辰便申请了助学金，可是扣除伙食费和卫生费等，

口袋内所剩无几。 

 

于是，他过起了艰苦的学生生活，理发自己剃光头，袜子前后都露脚。有一次，梁应辰不小

心丢了钢笔，因买不起新钢笔，只好拿着墨水瓶和蘸水钢笔上课写笔记，遇到两节课不在一

个教室，特别是从土木馆跑到化学馆，要端着墨水瓶跑步赶去上课。 

 

艰苦的学生生活并没有消磨掉梁应辰的信念，他在毕业前填写志愿分配去向时，在申请书的

三个志愿里，填的都是“服从分配”，而且注明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 



 

 

梁应辰 25 岁留影 

 

因工作需要，梁应辰提前半年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交通部塘沽新港工程局工作，这是

个设计施工合一的单位。梁应辰首先在总工程师室设计科，后来又去了测验科，在实习导师

的指导下负责勘探和土木试验工作。两年的实践工作让他受益匪浅，形成了重视现场的思想

观念，重视勘探、设计与施工之间的配合。 

 

两年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梁应辰又被派往苏联敖德萨海运工程学院海港专业，进行了为

期四年的波浪和海港码头结构的研究。留学期间，为了增加自己的实践经验和阅历，他走遍

了黑海沿岸的港口，这为后来他参与港口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1 年，梁应辰远赴越南河北省，在府谅商河畔帮助越南建设一座专用的氮肥厂煤运码头。

这是他独立完成的第一个项目，从初步设计到参与项目的整个运作过程，期间为搞清一个水

文数据，他多次从河北省往返河内市，使越方人员大受感动。1965 年援越工作结束时，因

工作突出，越南总理府授予梁应辰二级红旗劳动勋章。 

 



 

1965 年，获越南总理府颁发的二级红旗劳动勋章 

 

鞠躬尽瘁，投身葛洲坝水利枢纽建设工程 

 

20 世纪 70 年代，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批准下，我国开始了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研究和

建设工作，梁应辰跟随张体学同志等一行 18 人赴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在周总理的亲自督导下，由有关部委组成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全面领导并完成了葛洲坝

工程的勘测、科研和设计工作，梁应辰被安排分管葛洲坝通航建筑物的设计工作。 

 

葛洲坝工程的建设之路是坎坷不平的，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太多技术人才可

供调遣。他们只好一路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个地攻克遇到的新问题。在看海图时，梁应辰和

同事发现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长江在葛洲坝段的标高还有负值——海图显示长江最低的地

方比海平面低了 40 多米。 

 

后来经过多次的实地考察，终于发现了海图中存在负值的原因，即江水太过湍急，经年累月

的不断冲刷河岸，河床被冲出深坑。 

 

在长江的南津关上游河段，这种深坑形成的反坡非常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会产生冲击力

极强的“泡”，导致水流向上，严重时甚至会对行船安全产生巨大威胁。几百吨甚至上千吨的

船队遇到有害的“泡”之后，两三分钟内就有可能发生断缆、翻船的惨况。 

 

这次调查也让梁应辰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增添了对水利工程的敬畏之情。 

 



 

70 年代，梁应辰在三三 O 工程局发言留影 

 

除了“泡”“漩”，解决好泥沙问题也是建设葛洲坝通航工程的一大难题。据测算，每年通过葛

洲坝的泥沙有 5 亿多吨，折合混凝土的体积后可建 200 座共 7200 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

桥。这些泥沙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淤积在河道上影响船的通航。 

 

为了应对这些情况，梁应辰提出了“安全、通畅”四字方针，将“勘测、设计、科研、施工、运

行”相结合，并请来当地水域最有经验的老船长做咨询，积极解决各种问题。同时在葛洲坝

工程技术委员会的领导和指导下，梁应辰还解决了工程河势规划、复杂的工程基础处理、高

水头大型船闸的设计施工管理等诸多科学技术难题，为后来三峡大坝的修建积累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 

 

在梁应辰和同事们的辛勤努力下，葛洲坝一期工程顺利竣工。十年的摸爬滚打，梁应辰每天

都超负荷运转，结果透支了自己的身体，甚至由于过度疲劳引发了心绞痛。医生很严肃地告

诉他，心绞痛也可以导致死亡，要求他多注意休息。但身体状况一有好转，他就又投入到紧

张的工作中。 

 

1985 年，梁应辰因葛洲坝项目中的突出贡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85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证书 

 

心存敬畏，建设“全球一号水利工程” 

 

1991 年，63 岁的梁应辰调到了交通部三峡办公室，并被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任命

为长江三峡工程技术设计审查升船机专家组组长和永久船闸专家组副组长，开始了人生和事

业的又一次挑战。 

 

 
1991 年，与水利部原副部长陈赓仪、长江委原总工程师洪庆余到三峡河段考察（右一为梁应辰） 

 

1994 年 5 月，梁应辰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两年后，他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

员会任命为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在三峡工程各个阶段的建设中都能看到梁应辰的

身影，无论是三峡工程坝址选择，还是有关航运工作技术攻关科学论证，他都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 



 

要知道，虽然已经有了在葛洲坝工程上的丰富经验积累，但有“全球一号水利工程”之称的三

峡，不管是永久船闸、升船机、施工期通航，还是受三峡工程建设影响的 1300 公里上下游

航道，依旧存在着多项世界难题。 

 

三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双线 5 级船闸，全长 6.4 公里。作为船闸技术设计审查专家组副组

长，梁应辰与全组专家和设计单位竭尽全力共同解决了特大规模船闸总体设计、超高水头船

闸输水、与高陡边坡岩体共同作用的大型衬砌式船闸结构、五级船闸监控系统等重大难题。 

 

2003 年 6 月 16 日，三峡双线连续 5 级船闸的试通航翻开了中国航运史崭新的一页。面对浩

浩江水，梁应辰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多年的梦想终于在这一刻得以实现。 

 

 

梁应辰检查三峡船闸人字闸门底枢 

 

2016 年 12 月 18 日，梁应辰在北京逝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为

祖国的水利事业出谋划策。”这一心声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名字也将永远铭

刻在中国水利枢纽建设史册上。 

 

转自 企鹅号-科技工作者之家 


